
鲁智胜自叙之一

乔丹的年收入、日本奥姆真理教受

我姓鲁，老爸给我起名叫智胜，意思是让我事事胜券在

握。当然，老爸也未免太那个了点，谁能做常胜将军呢？而且，

他按那种标准来对待我，对我的要求不下一百条，其中第一

条就是见多识广。其实，本人知晓的天下的事还算少吗：海湾

战争、篮球明星迈克尔

审，我都能倒背如流，熟悉程度不亚于那些目击者。至于家里

的一些大事，如金银首饰藏在哪个抽屉里，老爸并不怎么爱

妈妈，我都一清二楚。就连老爸的隐私也未能瞒过我的耳目：

比如他的初恋情人姓方，小方，可惜方字上面没加草字头。否

则，叫小芳，就被唱进歌里去了。也不知这个小方是否也有一

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然而，老爸说的见多识广，是指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他说这方面我一无所有，得处处听他的指挥。我不想听，可他

非得让我听，这也许是做儿子的一大悲剧。



一　　父子热线

”

升初二的头一早上，老爸就狠劲拍鲁智胜的肩，他下手

太重了点，像是拍冤家一样，还哇啦哇啦说：“小鬼，初二生活

的转机开始了。你得记住这个号码：

只是

鲁智胜不敢怠慢，火速把数字译成汉语：救我要拨不死

不死，这样容易记忆。他看着一脸郑重的老爸，暗想，这没准

是个银行密码，里面存着百万英镑。否则，老爸何苦说什么

“生活的转机开始了”呢，他一出生就已经开始有转机

从没轰轰烈烈地从天而降一笔大财！

“那是我的手机号码。”爸说，“在学校遇上什么重要的

事，随时打热线来。”

一个电话号码就弄出这么大的排场！鲁智胜笑老爸，也

笑自己太会相入非非，幸亏泡汤的只是幻想，并没真的损失

什么，所以也无需恼怒。

老爸确实有个手机，也不知哪路杂牌军生产的，响声很

怪，霍霍地拖着长音，像是蟋蟀在唱咏叹调。老爸爱把手机挂

在腰间，只要手机一响，他就一把将那家什握在手中，动作敏

捷得使人想起战斗英雄拔手榴弹。爸的手机号码一般不公

开，除非顶头上司和一些大客户，反正都是重要人物。

“听见了，小鲁！”爸再三叮嘱，“我等你的电话！”



赛花

可是，一连几日，没发生值得打电话禀告的重要事情，风

平浪静，只有一个小波澜：他写黑板通知大家交月票款，结果

把月票两个字写得太紧密，成了“膘”，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坐在鲁智胜前排的女生庄静，笑眯眯地问鲁智胜：“你是

故意的吧？”

其实过奖了，鲁智胜怎么可能挖空心思：肉膘的膘，肥肥

的，恶心兮兮。不过，庄静扬起眉毛带点惊讶的神情很有趣，

像是巴不得他是个捣蛋坯。他顺手推舟地说：“雕虫小技罢

了。”

没料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话竞让他的同桌林武翔

听见了。林武翔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老老实实，死心塌地的，

他酷爱足球，每篇作文都是不由自主地写到足球：甲

絮、申花队范志毅进了多少个球，仿佛是给《足球报》投稿。而

班里其他的事他一般不插嘴，可有可无似的，以前他跟鲁智

胜若即若离，从不多罗嗦。

“多无聊，亏你想得出！”林武翔突然气呼呼地冒出一句，

“你写‘膘’，是不是全班就你肉膘多！”

鲁智胜勃然大怒，脱口而出，骂了句粗话。坦率地说，是

句级别较高的粗话。

林武翔翻着眼，愣愣的。他是少见多怪！难道男人圈里盛

行的这种粗话是第一遭听到？当然，鲁智胜为了过瘾骂这样

的话真是罪该万死，但他觉得不过是随口说出，并无恶意，而

林武翔总在琢磨那句不雅的粗话，反倒让那骂人的粗话起到

作用了。

后来上数学课，鲁智胜乜了怒发冲冠的同桌一眼，开口

问他借三角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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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看来前途无量，

“不借，我们已经绝交了！”林武翔神情恶狠狠的。

鲁智胜只能自给自足，伸手把林武翔的三角尺拿过来

用，说：“绝交？我不恩准！”

林武翔像秀才遇上兵，支着肩胛冷眼看过来，冷不防地

去夺回三角尺。鲁智胜笑笑，把自己的三角尺拿出来亮相，

说：“只是考验一下贵同桌的诚意。”

“无聊坯！”林武翔气急，叫出声来。

数学严老师，严字当头，她正滔滔不绝地说着数学是人

类智慧的结晶，此时倏地转过身来，说：“林武翔同学，你真觉

得上数学课很无聊？”

这类事若是禀报给爸爸，岂不自找没趣？所以鲁智胜一

直没机会拨打那个号码里有许多“不死”的热线电话。

周五，班里总算冒出件大事：原班长陈应达提出辞职。

陈应达是个高才生，老师的宠儿，全校的骄傲。据说，陈

应达的每日工作时间长达十八小时，已经跟马克思的作息表

相当接近了。这一学期，那大才子又参加电脑进修班，忙得马

不停蹄。陈应达提出辞职，大家都说

至少能冲出亚洲。这样的天才，谁要是反对他，以后准成为

《陈应达传》里面的丑角。

班委会决定发动大家踊跃自荐参加竞选，到时以得票数

确定新班长。

午休时，鲁智胜让贾里陪着去传达室打热线电话，拨那

个“救我拨不死不死”，不料总是忙音，也不知老爸和哪个混

蛋在煲饶舌的电话粥。

“贾里，你不妨打电话咨询一下你老爸。”鲁智胜说，“问

他我们是否应该参加竞选。”



贾里摇摇头，只顾吹着口肖抬头看天上的云。鲁智胜先

发制人，顾自拨通了贾里家的电话。

“喂，请问您找谁？”贾里的老爸比贾里有教养，用了个

“您”，鲁智胜听得喷出笑来。

贾里忙把听筒夺过去，他一定是怕鲁智胜胡说八道，乱

开玩笑。贾里恭恭敬敬地向他的家长回复班里的那件事，问：

“爸，您看我是否要参加竞选？”

直到电话打完，贾里才垂头丧气地说，老爸反问他参加

竞选的出发点是什么？听起来就像首长考察干部似的。

贾里的老爸是个作家，那种职业就是成天关在家里写写

抄抄，皱着眉头去想人生是怎么回事。反正，他说出的话都有

些职业怪癖：什么叫参加竞选的出发点？问得人心里发毛，反

倒像藏了些不可告人的私货。他对外人这么转弯抹角倒也算

了，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竟也咬文嚼字，这公平吗？

鲁智胜赌气再给老爸拨，这下拨通了。老爸一听禀报，火

烧眉毛似的叫：“这是个机遇，儿子，机不可失，马上报名参加

竞选！还有谁报名？有那个贾里吗？”

看看，老爸就是那样爱憎分明，那才像爱子如命的一级

慈父！

“你老爸怎么说？”贾里问，“我听他提到我的名字了！”

“他让伟大的鲁智胜立即找王小明报名！”鲁智胜加油添

醋地说，“还说你老爸爱钻牛角尖。”

贾里岂肯示弱：“他说渺小的鲁智胜靠边，应该让伟大的

贾里竞选。”

鲁智胜揪住贾里的袖管：“放学去找我爸对质怎么样？？

“不想有这荣幸！”贾里很吃瘪，怏怏地说，“你老爸看来



是个官迷，太急吼吼了，报名竞选的限期有三天呢。”

爸是有点官迷心窍，不过，他一向是那种说干就干，心直

口快的人物。他长得人高马大。两道浓眉，鼻子大大的，鼻孔

里还伸出鼻毛，他的笑声更是像绿林好汉那么豪迈。还有他

的两只大手，简直可以号称“蟹钳”，只要他稍加用力，与他握

手的人立刻就龇呀咧嘴，风度全无。鲁智胜很欣赏老爸这

点 。

下一节课间时，鲁智胜走到女班委王小明桌边，只见王

小明和另一个女生张飞飞搂着肩手拉着手在议论什么无痛

穿耳。老天，好端端的耳垂打个洞岂不太残酷了？鲁智胜用手

拍拍桌子：“喂，有人报名参加竞选。”

王小明忙坐正身子，带着点管事的小干部的官腔说：“欢

迎报名！请问鲁智胜同学，你是替自己报名还是代贾里报

名？”

好扫兴，她就确定天下只有贾里是优秀分子，也不想想

这样问成何体统！外面都在谣传王小明一天至少对贾里笑三

笑，而且是像唐伯虎点秋香那种笑。可王小明却不在乎，开口

闭口还是贾里长、贾里短，忠心耿耿。她这种精神，令很多男

生发了呆，也许有点肃然起敬。

“写上本人的大名。”鲁智胜毫不含糊，“鲁迅的鲁，智慧

的智，胜利的利。”

王小明有些发愣，张飞飞倒卟哧一声笑了，露出一口漂

亮的牙齿，“鲁智胜好幽默！”

这话中话，多多益善。鲁智胜也笑将起来：“我念小学时，

大家都封我是笑话老大哥。”

“还老大哥呢！”张飞飞搂过王小明的肩，俊俏的下巴支



怪怪地干咳，那个喜欢兴风作浪的家伙！

在那儿，说，“快说说你的生日几月份？”

“九月二十八。”鲁智胜得意地说，“比一般的同学要大半

年多！叫我声老大哥也不冤枉。”

张飞飞“呀”地叫了一声，双眸真真切切地盯住鲁智胜，

“我的生日恰巧比你大三天。我得叫你弟弟！”

她的目光有些逼人，又像是在细看他，不知这种眼光是

否就是书上形容的“火辣辣”，鲁智胜无从考证。不过，鲁智胜

眼睛不斗鸡，嘴巴也不歪，经得起任何人的考察。

王小明在笔记本上记下鲁智胜的大名，她也打量鲁智

胜，但眼睛似乎白多黑少，一眼一眼地扫射过来，直通通的，

像是存心挑刺找茬儿。

“弟弟！”张飞飞嫣然一笑，“姐姐预祝你顺利当选。”

鲁智胜只能默认下来，他总没蠢到把祝福他的人挡回去

的地步。而且，她的微笑流满好意，叫弟弟时叫得很嗲，听上

去有几分像“爹爹”，特精彩。

贾里在那

鲁智胜家弄堂口的那家面馆是鲁家父子经常光顾的地

方。

那家馆子叫美食斋，店名起得像模像样，像是什么佳肴

荟萃的地方。其实，菜点既不美，环境没有斋的雅致，只是进

食填饱肚子的地方，如果店主诚实些的话，最恰当的店名应

该是大众食堂。

妈妈远在外地扒分赚钱，爸爸又是个懒得不愿做伙头军

的人，所以鲁智胜父子一周至少光顾美食斋三次。他们去了

也不付现金，记着帐，赊一阵总付。所以每次鲁智胜一抹嘴巴

离开时，都有些惭愧，像是在老板娘的名下吃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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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六，老爸又把鲁智胜领到那儿，点了四道菜，两碗

汤面，外加黄酒和汽水。

那四道菜是这个店的老四样，基本上带点面浇头的性

质：炒肉丝、炸猪排、熏鱼、炒荤酱，都是大鱼大肉，油水很

足。老板娘拿来两只空碗，为父子两人启开瓶盖，还在他们耳

边说：“多吃点啊！”好像真是她在做东请客似的。

“小鬼！”爸说，“一共几个同学报名参加竞选？”

“三个。”鲁智胜说，“我，贾里，还有张潇洒，就是长相奶

好，头上涂摩丝的那个！”

“是那个新转来的，面包房老板的儿子？”爸熟门熟路地

问着，一边给儿子倒了碗汽水，给自己斟满黄酒，“儿子，干！”

这一对身坯壮实的父子很豪迈地双手端起碗碰了碰，然

后仰起脖子一饮而尽。邻桌的人都扭头看过来，鲁智胜想，一

定是他们的举止有几分像武松的气概，只不过是当代的罢

了。

“要抓住机遇，小鬼！”老爸脸上红红的发亮，“你们的竞

选程序中是否有候选人宣读施政纲领？”

老爸把事情说大了，什么施政纲领，选举程序，听起来像

是供国家元首操心的事。

“没什么复杂，也就是投票前，每个候选人讲一讲‘假如

我当班长’。”鲁智胜说。

“我说的是那个！”老爸说，“这太重要了。”

老爸在这方面有发言权，他原来在美声乐器厂做供销科

长，就是靠竞选当选为一厂之长。只是爷爷当年起名时缺少

远见，老爸的名字差了点，鲁小民，有点像名不见经传的普通

人。其实，改一个字就行：鲁伟民，这名字虽然通俗多见，但伟



大的民众，气派还在那儿摆着的。

老板娘过来送汤面，突然俯身对老爸说：“那天我去外滩

看灯，碰到了小方。

老爸斜乜了鲁智胜一眼，用无所谓的口吻说：“听说她老

公去美国了。”

“离婚了。”老板娘像鲁迅小说中的圆规，把双手搭在胯

部，“她老公在外边有女人了。”

老爸“哦”了一声，没再作声，低下头只顾拼命地稀里呼

噜吸面条，仿佛饿了三天三夜。老板娘站在边上察言观色，试

图接着搭讪。她以为鲁智胜只是一道摆投，实际上，鲁智胜早

就知道，她提到的那个小方是老爸的旧情人。

鲁智胜不声不响，拎起桌上的小醋瓶不管不顾地往面碗

里倒。动作像泼水。然后，他把空醋瓶往老板娘面前一推，说：

“请你去添点，我还要。”

老板娘讪讪而去，添完醋也懒得回来，只是让帮工来放

醋瓶。也许她认为鲁智胜太可恶，想着眼不见为净。

老爸却眼睁睁地盯住那碗飘着醋的浓烈而呛鼻味的汤

面，手指笃笃地在桌上敲击着，他一点不知鲁智胜斩断小方

那条线索的深谋远虑，以为他的儿子在搞恶作剧。

为了免遭训斥，鲁智胜不得不做喝醋大王，硬挤出笑容，

把那碗酸得一塌糊涂的面汤咕嘟咕嘟地喝得干干净净。然

后，还美美地伸出舌头在碗中舔了一圈。

老爸看不懂，伸长着脖子，表情分外丰富，这倒使鲁智胜

暗自得意了一阵：老爸以万事皆知自称，难得傻冒一次。

日子一天天过去，鲁智胜日日中午都到传达室给老爸拨

热线电话，只因那是爸布置的作业。他说有关选举的事，哪怕



找不到鲁智胜就兜起圈子，待他兜起到

是蛛丝马迹，也得向他通风报信，而且还言明打电话的事要

瞒过贾里。关于禀报竞选的反应这并不难，各种版本的小道

消息满教室都是，比如张飞飞想组织竞选啦啦队；王小明出

墙报时把贾里画在上面，只是画得太瘦，手还搭在眉上，就像

齐天大圣孙悟空！即使没什么像样的新闻，鲁智胜顺口编几

句也容易，只是，外出打电话要瞒过好友贾里那简直太困

难。每次，鲁智胜都是谎称要上 ，才得脱身。

“你的生物钟很奇怪。”贾里皱着眉头，“中午十二点半准

时上茅坑。”

，想给鲁智胜算算命中会遭受

有一次，贾里听女生们谈看手相，评论什么生命线，爱情

线，于是就火烧火燎地直闯

几次暗杀。他在那

传达室时，正巧鲁智胜对老爸说：“对，听说贾里的施政纲领

写得不错，他是作家的儿子。”

白了，你每天中午和老爸交流上

贾里停住了，一只脚在门坎里，一只脚在门坎外，说：“明

的经验！”

鲁智胜无地自容，真像是做了密探被人缉拿归案，更何

况，他和贾里本是一对千年难遇的好友，现在让爸这么一弄，

倒成了两个对手，这种微妙的关系令人既难堪又难过。

贾里撇下鲁智胜扬长而去。

“我想退出竞选。”鲁智胜拖长着声音怨怨地对老爸说，

爸那头立马吼了一声，急不可待，简直像狮子里面的吼声。

鲁智胜紧随爸的吼声，牢骚满腹地补充说：“可那是不可

能的事，因为你不会答应。”

当晚，老爸就递给鲁智胜一篇现成的施政纲领，标题是

《我为何竞选班长》。怪事，他竟能写得头头是道。那文章有十



多张，很可能有一万字，万言书，其中一个开头就两大张，结

尾那一段就更厉害。欲罢不能地列了许多排比句，意思都有

些循环。

“来，念念看！”老爸说，“最好念出感情来，这篇文章的中

心意思是告诉大家，鲁智胜有信心赢得这样的机会！”

鲁智胜结结巴巴地念起来：“在我十四年零十一个月的

生，生涯中，参加竞选班长还是大姑娘，大姑娘坐轿第一，第

一遭。我热忱，热忱期望大家投，投来庄严的一票，并，并且期

望大家能给，能够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

怎么搞的，念这种文章应该雄心勃勃的，而这些句子念

在嘴里却很气馁，有乞讨选票的嫌疑。鲁智胜刹住车，刚想对

爸爸发表几句不同政见，不料，却发现爸爸正仰脸大睡。

“喂，喂！喂，喂！”鲁智胜轻声呼叫，感觉上很像是校长在

训话前调试麦克风。

“做人，就是⋯⋯争取机会。”爸合着眼嘟哝着。

老爸在说梦话都那么意味深长，富有哲理，佩服佩服。可

是鲁智胜不打算与他交流梦话，他把那长篇大论放在爸的枕

头边，爸还睡意蒙胧地哼了一声。

“哈，它有催眠作用。”鲁智胜反而高兴起来，“此君昏昏

欲睡也。”

鲁智胜坐在爸的大转椅，给贾里拨电话，诉苦说：“贾里，

我不会写施政纲领，我爸提供了一个，实在太长，估计光稿纸

就有半斤左右。”

“世界真奇妙。”贾里在电话那头幸灾乐祸，“念来听听，

我实在太好奇了。”

鲁知胜背了几句，贾里就笑，说像念经，最好宣读时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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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再敲几下木鱼。

“你老爸有些走火入魔了。”贾里说。

鲁智胜嘿嘿地笑，笑罢就说：“关于怎么施政，文章里有

几句话，大海捞针，这种文章念出去，隔靴搔痒，人家以为是

演小品。”

贾里很文气，把自己的施政纲领快念了一遍说：“可以参

考，别抄袭！”

“知我者，贾里。”鲁智胜心里一阵热，“让老爸那长篇大

论见鬼去！”

话音刚落，鲁智胜就感觉头上挨了个栗暴。头一回，只见

老爸站在那儿，龙颜大怒，吓得他吐吐舌头，咔嚓一声挂断电

话。

“你记着！”老爸严厉地说，“你的施政纲领可以重新写，

但那种请求大家给你一次机会的态度一定要明确，那叫诚

恳，懂不懂？只有大家抬举，你才能把事做成。”

老爸社会经验丰富，老奸巨猾的样子，而且他这个人生

指导员还不收费用。鲁智胜只能点点头，侧过身子想溜之大

“还有，走路别摇摇晃晃的。”爸一脸正色说，“一看就像

是心中没底，压不住阵！对了，那些讽刺性的词‘昏昏欲睡’

‘隔靴搔痒’是你顺口说出来的？”

哇，鲁智胜中了计：老爸没准是装睡，欲擒先纵。记得老

爸以前提起过古代兵法里的这些诈敌的手段，没料到会在此

地小试身手。鲁智胜忙讨饶地说：“我，我收回行不行？立刻收

回！”

“免了免了。”爸说，“看来你的语文有长进，但眼力太差，

吉。



人心是杆秤，可你那心里怎么一笔糊涂帐！那几张稿纸不过

一两重，五十克光景，这点眼力都没有，以后凭什么混饭吃？”

听听，说什么混饭吃，江湖味儿太浓了！鲁智胜不服气，

事后，他憋着火，真将那些稿纸放到电子秤上试一试，不料，

恰巧是一两，分毫不差，爸真是火眼金睛。不过等到他也做了

老资格的人物，什么都老谋深算，他还会想到吹着口哨，抬头

看看天边的云彩吗？

竞选那天，放学后鲁智胜闷心回家，耷拉着脑袋。

走上楼梯就见爸在走廊上抽烟，满地都是烟屁股。老爸

在抽烟方面是自学成才，现在已修炼到很高造诣，任何烟丝，

他一闻就知道那是什么档次，产地是哪个国家，还有一大套

理论，如果把那些论点集起来，水平至少赶上博士论文！

老爸扔了烟蒂，迎过来，心急火燎地问：“儿子，说说选举

结果。”

鲁智胜用脚尖把地上的烟屁股划到一起，说：“免谈这事

吧，没劲透顶。”

老爸眼里闪过几许失望，满脸是阴云，他抱着手肘凶巴

巴地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叫你照我说的办，可你！

你为什么不学乖一点！”

鲁智胜面无表情，用肩掸开门，顾自走进家门，拧开一瓶

雪碧，一阵大喝，喝罢就坐在沙发上“呃，呃”地打饱嗝。

“干吗呆呆的！”老爸走过来扳鲁智胜的肩，“这点事就想

不开了？”

鲁智胜暗自好笑，他刚打了几个嗝，正等着下雨的嗝能

一吐为快，这时表情当然专注。不过，既然爸如些理解，不妨

做做大：鲁智胜索性目光发滞，咧嘴笑时带点花痴的痴笑。



儿子！”老爸一叠声地叫，有点百感交集，又

老爸变得无比温和，骗小孩似的说：“没事没事，爸与你

分享分败。从长远看，失败也是好事，轻而易举的取胜往往不

懂珍惜 ⋯”

“爸。”鲁智胜双目圆瞪，“听你的意思，失败反而好，落选

应该高兴，不该伤心？”

“伤心个屁！”老爸说得振振有词，“一般说来，历经挫折

才能成大器，古话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爸，你很羡慕贾里。”鲁智胜说，“他一定会出类拨萃。”

“别说气馁的话。”老爸说，“贾里不过是在一次小小的竞

选中占了上风⋯⋯”

“有没有搞错。”鲁智胜高叫起来，“这次是我当选了！”

老爸把两只眼睛瞪得像铜铃那般大：“你当选了？颠三倒

四些什么？当选了怎么哭丧个脸？！”

鲁智胜说：“可我并不快东，没成功感。我是为好朋友贾

里伤心，我认为他不该落选，他在竞选中还助我一臂之力，他

比我高明，懂不懂！”

“儿子！儿子！

像在招魂，“你吓了我一跳，竞争双方，谁赢了谁高兴，哪有你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幼稚！”

“不过，现在我为自己伤心。”鲁智胜认真地说，“我那么

顺，就说明天不会降大任给我，爸，别赖，你刚才说的这个意

思，我听得一字不差。”

老爸嘿嘿地一阵乱笑，眉飞色舞地用手指敲了鲁智胜三

个栗暴，说：“我得声明，刚才那话是劝失败者的话，既然你没

失败，就该把这些话退给我。”



看来，爸把这些至理名言随处搭配，当成什么万金油了，

很不得当了！这让鲁智胜火冒冒的，一肚子不满。

鲁智胜很想反驳几声，但偏偏就在这当口打了一个嗝，

打得很响，可笑极了。父子俩都笑起来，就把严肃庄严的气氛

给冲破了。人在家里，就是这样，好像谈原则很困难，谈了都

会这样。

老爸兴冲冲地跑出去买一大堆烟火和鞭炮，有点不惜工

本，得意忘形。当他张罗着找竹竿挂鞭炮时，还说：“儿子，我

今天高兴得一塌糊涂，你猜猜是为什么”。”

鲁智胜又打了个嗝，打得无精打采，有气无力。虽然这有

点无礼，可是也正好做了挡箭牌；他懒得去做蠢人猜老爸那

些提问。

老爸却没降罪下来，兴致勃勃地说：“猜吧，儿子，只要你

参加猜，老爸就有重奖！”

人家催着要给奖，不拿白不拿，鲁智胜懒懒地说：“因为

我当选了班长，老爸就有重奖！”

“回答错误！”爸满脸红光，劈里啪啦开始放鞭炮，他无限

乐趣，好像是他当选了似的。直到放过瘾了后他才说：“那是

因为我发现我儿子特正派，特纯洁，还很讲义气，还会为竞争

对手难过，心灵特美丽。好儿子，爸为你骄傲！”

鲁智胜有些难为情，爸的评价高得不得了，而且说话声

音都变了，深有感情的样子。鲁智胜没接口，否则，叫他一声

好爸爸，父子两个感情来感情去，想想都怪。再说，鲁智胜发

誓要做个冷面人，万分理智，高深莫测，让所有人都觉得研究

他鲁智胜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还有什么问题？”老爸胸有成竹地说，“如没有，我就要



颁发重奖了。”

鲁智胜迟疑地说：“真有什么重奖？”

爸站得笔挺，居高临下地把手放在鲁智胜的头顶，说：

“当然有重奖。那个重奖就是：今后我会继续教你高招，做你

的人生指导员，直到你满十八周岁。”

“这⋯⋯”鲁智胜从未听说过这种重奖，“早知道这样，我

不参加竞选。对了，我可以不接受这个重奖吗？”

“绝对不行。”老爸严肃起来，五官都有些移动，“因为我

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你失败了，就等于我也就失败了，懂不

懂？”

“可是，”鲁智胜说，“我得有自由权。什么都听老爸的，这

会被人耻笑的！”

“吵什么吵！你资格太嫩，所以，更得一切行动听爸的。这

次，若不听我的，你会当选吗？”老爸得意起来，“儿子，我走的

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老爸一说这个，鲁智胜还能有什么花头？彻底没劲，他想

打个嗝表示抗议，不料，连嗝也没有了。他恨自己就这么败下

来，恨得脸面发青，肚肠都痒。可当着老爸这个供他生活，养

他出来的人，他只能强忍着怒气，说：“遵命！”

可是，爸还不满意，梗着脖子用眼睛瞪他，像要找出他不

知好歹，妄想造反的蛛丝马迹。鲁智胜赶紧溜回自己的房间，

一边忿忿地想着班里流传的一句俏皮说：伴爸如伴虎。不过，

鲁智胜脑子一转，很快就振作起来：既然爸给他起名叫智胜，

像是很有花头，一切都不在话下。即然如此，说不定这名字的

威力还包括有朝一日智胜他的老爸。来日方长！



鲁智胜自叙之二

在我们学校，有些奇怪现象，比如瘦子比胖子吃香，好像

那些瘦子们的瘦都是因为废寝忘食学习造成的！至于胖子，

总是很不幸地得到些绰号：诸如“肥仔”、“胖墩”，最好听的要

算是“大块头”了，全校的胖子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个胖子协

会，提出的口号可以是：反对以貌取人；或者干脆是：胖又如

何！

不过，外貌的改变并不难，自从我当了班长，才两个月，

体重就轻了一公斤。如果继续保持这下势头，一年就能减去

六公斤。这样，四年后等我念到高中毕业，胖子鲁智胜也许就

变成个皮包骨头的超级瘦子。不过，即使如此，我也不嘲笑胖

子，因为胖子中也有侠胆忠心，一身豪气的人物。

我目前仍可算是胖子堆中的佼佼者，不过，不知别人怎

么看我，有没有人暗中崇拜我。这是一个难破的大谜底，因为

真正的谜底藏在别人的心中。


